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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

———以儿童散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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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异军突起，蔚为大观，汇聚成了很有影响的“太阳鸟作家群”。这一

群体中的儿童散文作家，以独特而新颖的视角，用朴实而纯美的语言，赞美和歌颂了云南鲜明多彩的地域特征和

令人神往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审美风格，在现当代儿童文学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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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儿童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云南儿童文学作家
异军突起，蔚为大观，汇聚成了很有影响的“太阳
鸟作家群”。也就是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云南
儿童文学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株幼苗，成

长为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云南儿童文学所彰显

的鲜明浓厚的高原情调、多样淳朴的民风民俗及
其神秘莫测的山野之趣，也得到了评论界的普遍

关注和高度肯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有: 施荣华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群研究》［1］、
官晋东的《新时期云南儿童文学审美流向研
究》［2］、王昆建的《云南儿童散文的当代走向》［3］

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层面对云南儿童文
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值得学习和借鉴。
本文拟以创作成绩颇为突出的云南儿童散

文为例，专门探讨和研究云南儿童文学的审美特

征。事实上，不论是云南儿童散文的独特存在，
还是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为本文的探索和写

作留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

一、乡土气息淳厚浓郁，地域
色彩独特鲜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云南儿童散文作家的

名字，频繁在全国儿童文学的获奖名单中出现，

他们的作品保持着较高的艺术品位，体现着不同

于都市儿童文学的新颖风格，从不同角度彰显和

传达着云南儿童文学独特别致的审美特征。尤
为引人注目的是，云南儿童散文在立足红土高

原、展示民族特色的理念支撑之下，淋漓尽致地
书写着童趣盎然、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蕴含着
淳厚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独特的地域色彩。
云岭高原的红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老一辈儿

童散文作家的著名代表乔传藻先生，用他那在当

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儿童散文作品，以独特的

森林情味和山野之气，将淳厚浓郁的乡土气息和

情味独特的地域色彩，渲染成精美的儿童散文大

餐，令读者深受感染。在《森林黑土》中，他借老
歌手的口，说出了自我的创作追求: “你要写文
章，我劝你还是写我们家乡的泥土，散文也像地

里的庄稼，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没有这样的土
地，哪会有流蜜的散文?”［4］( P30) 丝毫也不掩饰他
对乡土气息的赞美和敬畏。再看他笔下在热带
雨林露宿时呈现出的情景: “夜间，我们在高高的
大青树上露宿。浓密的树叶为我们遮去了星光，
也遮去了露水。我们在树窝里垫起厚厚的香茅
草做的被褥。香茅草浓烈的清香，熏染着我们的
梦境，我 做 的 每 一 个 梦 都 有 香 茅 草 的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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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5］( P186) 他还这样描写边疆原始森林的深沉
与静谧:“树影山影铺在地上，黑得似乎能让人觉
出影子的厚度。”“接近晌午时分，林子里静的听
得见树叶落在蜘蛛网上的声音。”［5］( P187) 阅读这
样的散文，读者似乎能闻到“香茅草浓烈的清
香”，似乎能感受到热带雨林、水滩草地和边疆泥
土的芬芳。
在乔传藻的儿童散文中，云岭高原独有的小

动物们占有重要的地位。如《给大象录音》《醉
麂》《虎迹》《黑颈鹤》《黑雕》等儿童散文名篇，一
方面刻画了小动物可爱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充分

体现了云南边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

气息。可以说，这些精美的儿童散文，着眼于地
方特色鲜明的蝴蝶兰、野百合花、狼毒花、奶浆
草、野把子花等云南特有的植物，着眼于野猴、麂
子、云雀、黑雕等云南特有的动物资源，非常有代
表地抒写了云南的地域特征和乡土气息，令人耳

目一新。
略晚于乔传藻登上文坛的另外一位著名儿

童散文作家吴然，钟情于云岭高原的奇山异水，

以自己心细如发的独特观察，用细腻多情的感情

笔调，尽情倾诉着对故乡故土和边地山水的浓烈

深情。如《鲜花节》《阿细跳月》《蓝色泸沽湖》
《河滩》《歌溪》《叶子花》《一碗水》《清碧溪》等
儿童散文名篇，视角取向别致，对云岭高原的山

山水水皆饱含深情，令人难忘。其中，《清碧溪》
的描写尤其独到:“一路左旋右转，留下一路小水
塘———啊，小酒窝的清碧溪，我童年的河。”
［4］( P93) 再将目光转向别具风采神韵的《大理素
描》:“清晨，苍山醒来了。晨光在它的峰巅闪耀，
轻轻地痒酥酥地拨弄，它眨眨眼睛灿然而笑。那
些最高的峰峦，总喜欢戴顶白雪的绒帽，显得雍

容华贵。”吴然将读者的眼球引至云雾、花朵、溪
流等自然风物之上，用细腻的笔触将一山一水一

花一物描写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作者的笔触不
仅局限于此，云南境内湍流不息的江河、碧绿青
翠的草滩、平静清澈的湖水、五彩缤纷的鲜花，以
及天空中柔情的月儿、山林中多情的小鸟、阳光
雨露下熠熠发亮的岩石，都是他饱含深浓而动人

的情愫为读者描绘的一幅又一幅云南乡土人情

画，既体现着鲜明的边地特色，又飘洒着浓郁的

乡土气息。至于《我们在香格里拉》《瑞丽江畔》
《沿着怒江的激流》《小路通向碧塔海》等广受好
评的儿童散文，则浓墨重彩地将云南儿童散文那

种独特新颖的地域色彩及带有某种异样情调的

乡土气息，推上了真实性和现实性高度结合的表

现极致。

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存
环境沉重迷茫

云南当代儿童散文的另一个独特的审美特

征是: 表现的主题与“思考自然、关注自然、保护
人类生存家园”这一世界性话题高度契合，对人
与自然的传统母题进行了深入的书写，反映了人

与自然关系的亲切和谐以及生存环境的沉重

迷茫。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元素，也是云南儿童散文作家们描绘的美好愿

景。作家们通过对云岭大地不同民族及其生活
环境相依相存的生动描写，创造出了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美景。其中，乔传藻和吴然的儿童散文
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在乔传藻笔下，那只
喝醉了大自然酿造的杜鹃花酒的小麂子，跑进了

边陲学校，不但没有被人们伤害，而且还受到了

小学生的关爱和呵护，它甚至沉浸在这种和谐的

美景之中，流连忘返。“小黄麂走过草坪，来到了
透溢着松木清香的教室门口，教室就像没有风的

洼地那么安静。女教师正在往黑板上写字，巴珍
和她的同学，目光都只注视着老师。小黄麂知
道，在这里是不能撒野的，它不觉放轻了脚步，站

在教室门口，和小学生们一起静静地听着女教师

讲课。”［4］( P10) 迷人的景物，调皮的小麂子，活泼
可爱的小学生，种种描写使人与自然的融合如此

契合美妙。那只被作者拟人化了的小麂子，有人
的主观意志，在不经意中暗示和揭露着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主题。再看吴然笔下的守林老人和
森林中的小鸟们，老人向每棵树、每只鸟道完晚
安永远“睡去”之后，成千上万只小鸟自动衔来无
数花瓣，用树叶和花瓣盖住小屋，为老人举行童

话般的葬礼。这样的描写不仅传达着人与自然
相存相依的强烈诉求，更揭示和表现了人类热爱

自然、热爱万物的应得的回馈。与上述两位作家
追求人与自然永恒和谐的儿童散文作品相比，陈

约红的散文创作显示出了另一种表现风格。她
将女性的万般柔情注入灵动的自然，在丰富的情

感交织之中传达着作者对自然生命的厚爱和关

怀。如《竹娃娃》将生活与自然融为一体，抒发了
作者对自然的感念之情，而《白囡的龙潭》则用细
腻入微的描写，充满活力地浓缩了自然美和人文

美相互依存的美妙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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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云南儿童散文还通过对物种生存环境

的深刻反思，思考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沉重与迷

茫。其中，严婷婷的《没有鸟的天空》，昭示着地
处边陲的云南面临着与内地相同的环境问题。
作品中小主人公毛毛对没有鸟飞翔的天空极度

失望，后来他终于看到了天空中飞翔的人造之

“鸟”，引发了人类对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问
题。杨美清的《捕鹿记》、张祖渠的《白象》、吴然
的《哭泣的昆虫》等作品，一方面描写和感叹保护
物种生存环境的艰难，另一方面在作品中融入人

类的某些温情，以展示自然的美好，唤起人们对

自然生命的怜悯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进一步
讲，云南儿童散文在反映环境问题的同时，还对

当下的人类生存现状和某些社会现实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乔传藻的《丑狗》表面上描写的是狗
遭受虐待时的感受，实则隐喻着人的残忍和贪

欲。张祖渠的《白象》和辛勤的《替身演员》，则是
通过对人与动物的生活场景和成长过程的生动

描写，从社会管理制度的层面揭示和反思了现实

社会的沉重。而吴天的《老人菁》，独辟蹊径，在
赞扬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边地老人”的某些品
格，揭示了云南人面对生存环境发展变革的无奈

和迷茫。

三、民族风情多样多彩，民俗
描写真实淳朴

云南不仅是动物和植物的王国，还是多民族

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生生不息地保护和承传着祖先一代

又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这些独特的文化元

素古朴而又别具风情，其民风民俗极富文化内

涵。云南儿童散文作家们别具慧眼，将多样多彩
的民族风情和真实淳朴的民风民俗，理直气壮地

收纳为自己创作的重要题材。神秘如画的碧海
塔，阴森恐怖而又潮湿的原始森林，欢快清澈地

流向远方的歌溪，以及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

把节，多彩的鲜花节，热闹有趣的杨梅会，宏伟壮

观的长街宴等等，这些独具浓郁边地色彩的自然

风物和人文风情，都成了儿童散文作家们笔下独

具特色和魅力的艺术富矿。
毋庸置疑，乔传藻和吴然是这一作家群体中

的佼佼者。乔传藻侧重赞美边疆少数民族淳朴
多彩的民风民俗。在《云之南·口向雪》中，居住
在山脚下的藏族群众民风淳朴，拥有宝贵的精神

和崇高的品质，他们世世代代从山巅上背下冰

块，专门供给路边口渴的赶马人尽情享用。《鸟
道》中的少数民族群众，为了避免光亮干扰迁徙
的夜鸟们的飞行，心甘情愿忍受着整个漫长冬季

黑暗，这些对边疆少数民族民风民情的生动描

写，强烈而持久地冲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超

越了神秘的山水文化抒情的层面，直接震撼着我

们脆弱的情感。
与乔传藻相比，吴然的儿童散文则更偏重于

对民俗的刻画和描写，他将彩云之南的各个喜庆

节日加以细致的描摹，在体现浓郁民俗色彩的同

时，也展现出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生

活情趣。在《抢春水》中，作者这样写道: “据说，
抢到春水，这一年就会勤勤劳劳，逗人喜爱; 据

说，喝了春水，这一年就会平平安安，万事如

意。”［4］( P86) 这些抒情化的描写既体现了边疆民间
文化中特有的民俗习惯，又表现了少数民族儿童

在“抢春水”的欢快情趣。还有《赛马的三月街》
《怒江边的鲜花节》《长街宴》［4］( P99) 等儿童散文
描写的民族民俗文化景象，热闹壮观，魅力四射，

令人神往。

四、审美意境别致独特，审美
意象新颖生动

云南儿童散文作家的创作，不但内容上厚重

充实，而且形式上也新颖独到。儿童散文作家们
力求表现出边疆民族特色的时代气息，从而丰富

和优化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 他们在创作手法上

不断超越和创新，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和牵

引着小读者。吴然尤其善于用白描的写作手法，
在真实的基础之上，以其清雅的笔墨创造和谐独

特的审美意境和新颖生动的审美意象。在吴然
的笔下，那个秋夜，阿妈牵着“我”走在洒满月光
的小路上，月亮像是在脚下。“细细的溪水，流着
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流着月光。灰白色的溪卵
石，布满河床。哟，卵石间有多少可爱的小水塘
啊，每个小水塘，都抱着一个月亮!”［4］( P83) 阿妈
温暖的手拉着“我”，有时还给我讲故事，“我”嗅
得见阿妈身上的气息。这一幅柔美温馨、意境深
远的画面，是吴然的儿童散文名篇《走月亮》显现
给读者的一种欢愉和谐的意境。还有在《我捧起
了珍珠》一文中，作家借对自己孩提生活的回忆，
既抒写了浓郁独特的母爱，又创设了一种温馨新

颖的意境:“呵，骑在神牛头上，我们看五百里滇
池倒映云彩天光，看睡美人在滇池里漂洗她的长

发，看帆影追逐海鸥飞翔。呵，我们讲一个神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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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浸透果园和稻花的清香，浸透炊烟升起

的宁静，浸透滇池蓝莹莹的波光……”［4］( P88) ，使
读者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场景，其纯美自然

的意境独特生动、可亲可近。
乔传藻说吴然是一位用方块字作画的作家。

在《云杉坪》中，有这么一段: “一大片绒绒草甸，
亮亮的野花在风中乱摇。黄牛、黑牛、白羊和狗，
阳光从它们满圆的背脊上泻下来。牧人的笛声，
颤颤的，落在绿绒篙蓝色的花瓣上，成熟草莓的

香味，因草甸周围都是高大的云杉而难以飘散，

浓得醉人。”［5］( P205) 字字句句着色，艺术地显现了
云杉坪的静穆，色彩对比既强烈又恰到好处。事
实上，吴然的儿童散文不论是写山描水，还是叙

事述人，都能婉转如画，为读者呈现一种和谐幽

静的审美意境。
从儿童的视觉出发，用儿童的话语营造散文

世界是云南儿童散文作家的共性。比如，普飞和
吴然都习惯于在作品中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

法创设唯美和谐的审美意境。普飞的儿童散文
着眼于儿童奇异的幻想及其丰富的心灵，像《七
弟的翅膀》和《蓝宝石少女》那样，用第一人称叙
述的手法，随着孩子们的游走移步换景，将一切

美好的事物写得精致优美。吴然的儿童散文则
多采用第一人称进行描写叙述，第一人称的介入

完成了儿童和成人的双视角的结合，使作品更具

儿童情趣，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意境。《一碗水》
中这样写道:“我们村后是密密的树林”，……“树
叶卷成的‘杯子’里盛满清清的泉水……鸟儿在
草地上做游戏，或者跳舞!”［4］( P76)“我”始终与小
读者融为一体，从用儿童的视角构建了一个纯美

的童心世界。再看《斑鸠》中，第一人称虽然没有
直接出现，但读者却明显感觉得到有这样一个

“我”一直存在着，“你现在哈哈大笑也不要紧了，
反正斑鸠飞不了啦，你就提着笼子来‘拾’斑鸠
吧。”［6］( P315) 这里的叙述分明就是同辈人之间面
对面的谈话情境，亲切自然。《走月亮》开篇就写
“秋天的夜晚，月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
了。”［4］( P83) 首先把“我”置于“过去”的时间里，接
下来每隔一个自然段都出现“呵，我和阿妈走月
亮”这一反复句。［4］( P83 － 84) 让读者感觉整个情景就

发生在自己眼前，那么贴近、那么清晰。“阿爸就
要回来了。阿妈温暖的手拉着我，我嗅得见阿妈
身上的气息。”［4］( P84) 孩子被浓郁的母爱包围着，
模糊了时间界限，一种纯洁和谐的意境美油然而

生。“吴然的散文特色还在于不仅用将来完成时

来把握将来，更用现在完成时来把握将来”。
［5］( P219) 在《杨梅会》中这一写道:“六月，请到我们
景颇山来吧! 下了一场雨，又下了一场雨。六
月，我们景颇山的麻栎树长高了，我们景颇山的

杨梅成熟了。”到了“这时候 ，我们上景颇山采杨
梅去吧!”“乐多鸟，别怕，别乱飞; 小猴子和小松
鼠，你们也别惊慌，别乱跑。我们不会捕捉你们，
也不会伤害你们。我们说着，笑着，吵闹着，是因
为我们来采摘杨梅，来采摘又酸又甜的杨梅

了!”［4］( P91) 作家用第一人称的将“现在”和“将
来”交织在一起，有意模糊了界限，呈现一种和谐
的审美意境。
在云南的儿童散文中，新颖的审美意象也同

样牵引着读者的心。月亮是吴然散文作品中常
见的意象，《玩月亮》中柔美清纯的月，《滇池月
色》中有饱含柔情的月，［1］《走月亮》中那轮“能
走在脚下”的月，如此恬静、温馨，其意象充满童
话般的气息和色彩。再看，吴然笔下的那只亮汪
汪的硕大的耳朵———洱海，在人们心里唤起幸福
和微笑的蝴蝶泉，以及深藏了傣家少女青春心跳

与憧憬的孔雀泉等，都是无法替代的审美意象。
还有，《白囡的龙潭》《竹娃娃》《叶子花》等，这些
各具特色的意象注入了灵动的气息，使之更动人

心弦。不论春夏秋冬，叶子花都愿意开放，人们
司空见惯，也不觉得有何怪异，可是作家却独具

慧眼，将这种发生在孩子们中间，但又不为人们

注意的平凡物象，凝练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审美

意象，赋予其外在美和内在美某种精神力量，让

小读者去感受、去品位。

五、表达充满诗性，语言雅致纯美

诗性话语是 21 世纪中国美学与诗学研究中
广泛运用的术语。［7］在云南儿童散文的创作中，
诗性话语的使用也比较普遍。乔传藻的儿童散
文作品就用充满诗性的表达，创造了一种独特的

艺术境界。张祖渠在《他从大森林走来》一文中
说，“儿童文学作家乔传藻的创作舍得在语言上
花工夫。他的作品，语言想象像极纯的美酒，更
像热带雨林中的果实，甜美而又有余味。”
［5］( P193) 在《醉麂》［4］( P4 － 5) 中，阳光像美酒一样，可

以斟满攀枝花的酒杯，多醉人呐! 在《森林黑土》
中，我竟然能感觉出阳光的重量; 在《岩峰村》中，
微风在树梢上和阳光嬉戏; 在《鬼箐》中，“箐洼里
出奇的静，静得似乎听得见阳光落在绿叶上的声

音。”诸如此类富有诗性情趣的表述，不仅活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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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地描绘了边疆的风貌，而且也让读者感受到了

儿童散文世界的无穷魅力。
另外，陈约红的儿童散文，语体平和散淡，不

加雕饰，自然天成。《喊月亮》中，“悠悠升起的明
月，亮堂堂地同你脸对着脸，仿佛只要你一伸手

臂，就可以将它抱入怀中呢! 月光铺天盖地哗哗

泻下来，很闹腾地在瞬间浸透了山峦、村寨、竹林
和小河。”《白囡的龙潭》中，“浓浓的云雾铺天盖
地，密集的雾露浸湿了我的面颊，我伸出手轻轻

挠着，满掌心都是湿润的雾气。”这样的诗性表达
和独特语言将景物描写得更独特更优美，令人心

驰神往。
再进一步讲，除了用排比、反复等辞格来增

强作品的韵律美、节奏美和音乐美之外，云南的
儿童散文还以馥郁的诗味语言，打破以情节和悬

念吸引读者的惯例，采用诗味浓厚的语言来“勾
引读者的魂魄”。［5］( P10) 追求质朴自然、生动纯净
的语言之美。比如，“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花架下……使得洒在花瓣上的阳光都笑了。”
［6］( P322) 再看写溪水: “你欢笑，你快乐，你和我一
样，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你是多么调皮的小河。”
［6］( P312) 还有写茶叶，“随着一阵嫩嫩的茶香，它们
蜷成细长条，青绿中泛着白霜，成了睡着的‘茶宝
宝’，一直要等开水冲泡，它们才舒展叶片，睁眼

醒来。”［8］这些准确生动的语言，将唯美与新奇
表现得入木三分，格调清新，诗味芳香，令人回味

无穷，增添了儿童散文的诗情画意。
综上所述，云南当代儿童散文顺应时代的气

息而生长，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熟，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性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它以其丰富多彩
的独特内容及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彰显出

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在我国当代儿童文学
的百花园里，云南儿童散文及其审美特征是一种

不容忽视的诗意存在，不论其表现内容还是其艺

术风格，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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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Yunnan Children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Children’s Prose

ZHOU Jun － dong
(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 ＆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655011，Yunnan，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there are more and more writers of children literature in Yunnan who form the influential“Sun Bird
Writers”． The writers have written many children’s prose in prais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scinating national cultures of
Yunnan in simple and pure language． They have formed their unique aesthetic style of literature and won much respect and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literatur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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